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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里江底西岸

引　　诗
太平洋的西岸———在地图上，

我们的秋海棠的大叶，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大叶的

一个角上。
那里有三千五百万杂样的人民，
———有朝鲜，有吉尔吉斯，有蒙古，

有日本，有苏联……

有动脉管似的各种河流：
———黑龙江、松花江、鸭绿江……

牛羊和骡马，

全是壮大的，

土地的颜色，杂有黑也有黄，
森林啊！犹如一个圣女！

没有经过人烟，

也没有经过残伤！

终年戴着银色王冠的

天池山和兴安岭，
那是表示着和寒风战斗的

光荣的标记，

它们是一个伟大的大鸟啊！

伸展着它们巨大的双翅，
三面地盘围着，

好使这盆地上的婴儿们，

安全地生长！

但它容纳着人，也还容纳着野兽；

容纳着灾害，也容纳着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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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来去啊！

他们是在一个“王”的铁链下生活。

人民们因为无知，

那只有忍受。

如今由“王”竟换成了群盗，

他们不独有铁链，

还有大独裁的刀！

他们纷纷地疯狂地，

响着马銮铃，在那广大的平原上：

跑着啊！跑着啊！……

踏践着一切的土地、山林和人畜。

他们的宝刀像风似的那样快，

那样到处回旋；

那铁链竟一些双头蛇似的，

将每个人民追赶！

不独吸干了人的血液啊！

还要溶解了骨头，榨出那骨髓。

于是，反抗的号角响了，

这是由一串到一串，

一个故事来接着一个故事，……

今天啊，我就是在写下这些故事中的一个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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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　

第一章　怒　　潮

第一节　反叛的人流

一　雪　　原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的夜间在北满洲一个雪原上：
这是雪的海，
飞迸着雪的浪花。
这是雪和风争统治的战场，
它们彼此悲鸣和击打！

尖锐的呼啸

可怖地喑哑

人却行走在这悲鸣和击打之中……
像一些黑色的蚕虫

行进在一片广大的白羊毛毡上。
“好大的风啊！

为什么还看不见一点灯光？”
一个黑点叹惜地说了。

　　“风虽大，并没挟着沙，

　　这样你还不知足吗？

　　仅是有点雪花……”

另一个回答。

　　“我并不是说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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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不是在这样风和雪的欺压里长大？

　　我是说为什么不见一点灯光。”

他们来的方向是四处

纷纷，

却正是朝着一个方向

前进。
（人们听到缴枪和地执照的消息已经不是一天了，也曾经几次催
动，他们拒抗了。可是明天，就要有人马从县城里出动。）

田地呀，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那每一粒泥土，

全有着我们祖先的血汗，

他们是一头猪似的，
用自己的嘴巴，

由一小片到一小片……

才开辟了这固执的铁似的沉默的荒原。

又鸟雀似的，

珍重地埋下了它们衔来的第一颗种子，
于今，

让我们全献出来吗？

那枪！自从有了我们的生命就有它，

它是我们生命的拐杖！

一颗子弹，

要几千万颗食粮？

一颗枪的价钱，

全是从我们生命所需

最低限度之中抽出来的

血液。

我们需要它……
它不独可以杀死那些能伤害我们的豺狼，

对那不义的贼盗们，

我们也决不从宽。

怎么，让我们全献出来吗？
———献出我们整部的生命？

献给谁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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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代价是金还是银？

还是吃不尽的食粮？

噢　噢　噢……

连金银全买不了人的生命，

怎么还要一条铁链？

好将我们的仅有的生命和自由一齐锁绑！

滚你妈的蛋罢！

世界上没有这样愚蠢的“人”，

有的只是白痴和猪羊。

就是一只麻雀，

它也振一振翅膀．
决定反叛了就在今夜！

要我们的枪和田地，

这是容易的，

那代价

就是先送上你们的脑袋和胸膛！

请看，这枪，它是多么漂亮！
那苗细细的身段，

像一位风骚的姑娘！

请看，

这黑色的土地，

又香又温暖，

不埋种子，
就是插上一根木棒，

它就能给你开花和结粮！

平坦得又像一面

铺着波斯毯子的大炕。

可是呢，
这姑娘，只是不乐意改嫁。

这土地啊！

不是我的坟场就是你的坟场，

也许我们一同在这里安葬。

这中间，还有什么商量？
———我向你宣个誓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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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黑色的土地

　　美丽的枪，

　　我们是不能分别的！

农民一：你为什么不再说那巧妙的笑话，

使我们笑一场？

看这风雪越来越不像样儿了，
一片一片地……

风倒跑光了，

你看他们飞得是那样

大大方方。

好家伙，你拉开你的
风箱罢，
唱一出，

锯罗锅子，吊膀子，王大娘锯锔缸。

农民二：你真是个不知死活爬热锅的
臭蟑螂！

这是什么年月了，
你还要唱？

农民三：从四面八方来的人足有百八十，

说不定，

谢东家，也许杀一只猪或羊！

农民四：别做桃花梦啦！

农民五：咱们全是年轻力壮，
要打就打罢啦！

那何必三推四让？

作势装腔。

老大爷你哩？

（农民五，搀扶着一个白胡子的老农民，时时为他拂去肩上的雪片。）
老　人：别太夸耀啦，小娃儿们！

谁还不是有过年轻力壮？

我放枪的时候，

你他妈……

你的妈妈和你的爹

还没拜堂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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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小　孩：你不用吹牛皮，

把一些我们没见过的事情，

向我们撒谎。

听说明天就要干一下了，

那时候，
就要看你这老冬瓜的真张。

老　人：哈哈哈……

回去问问你那寡妇妈妈，

你问她：
“妈，怎么王四爷的耳朵
缺了半拉？”
她就会告诉你了：

那是在三十五年前罢

做了一次傻瓜。

农民一：又是那回打东洋的事了？

老　人：当然是啦，
人总要记着自己的光荣和耻辱，

才不负在人世上开这么一回花。

小　孩：你的耳朵……
（孩子去掀老人的耳帽子）

我以为是耗子咬去的啦！

还有这样大的来头……
呜啊！呜啊！

（孩子大笑）

老　人：真是不懂事的小浑虫！

这样风雪，

你怎么用你那冰冷的手

向人的耳朵上乱动！

回去看吧，

它就要肿了！

春天一来

就要烂得流脓！

你这个不知深浅的小浑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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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和孩子们均大笑，呜啊！呜啊！）

提起这耳朵，

他妈的，是一个纪念。

那是在光绪多少年间了

和东洋人打了一次战。

小　孩：为了什么呢？
那时候就和东洋人开了火？

老　人：鬼知道为了什么！

那时候有皇上，

打仗是从来不说理由的，

叫你打，你就向前，

不叫你打，你就别动弹。
我恍惚听说，

那是为了高丽国，

就是那些会种水稻，

穿白衣戴纱帽的人。

如今归了日本国了，
人家全叫他们做“高丽棒子”

那就是穷的意思，

也就是亡国奴。

那时候，

日本国就要要这地方，

大清国的皇上怎能肯呢？

这还不算啦！

在这以前，

有个俄大鼻子国，

也是为了要吞灭高丽

这块国土，
也曾经和如今的日本小鬼

打了两三年。

接着就是我们了。

不用说，

我们吃了败仗，

不独让了高丽，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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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赔了小鬼许多钱！

啊！

也搭上了我这耳朵半边。

懂得吗？

那时候我也是吃粮当官，

也正在壮年，
我是只知道报效皇上的，

所以打仗的时候，

尽向前干！

他们用的是钢子枪，

我们用的还有老鸟枪，

装的是铅丸丸，
他们用的是轻便的细马刀，

我们用的却是又笨又重的

鬼头刀。

一个冲锋———

等回来的时候，
伙伴们才告诉我：
“你的耳朵怎么啦？”

我才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这样……

它一直也没长圆。

青　年：全说高丽棒子
我们是一个祖先，

你说这话对吗？

老　人：唐王征东就是说征高丽，

大约那时候

兄弟们就分家了吧？

小　孩：高丽归了日本国就完了吗？

老　人：就是说啊！这怎能完呢？

常常听说他们也在反叛，

杀了一批又一批……

哈尔滨出过一件大事情，

那时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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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没有降生到世上。

日本国一个大臣，

名叫伊藤博文

也就是吞灭朝鲜的那个人，

他一天

到哈尔滨的车站上了，
正是一些人欢迎他的时候，

就从人群中

窜出一个青年人来，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安重根”，

啪，啪，啪……
发了七响手枪，

真巧啊！

一颗子弹也没跑，

全钻进了

那老家伙的身……
哪哈哈！……

小　孩：安重根呢？

青　年：那还用问，

当然要被捉住啦！

小　孩：为什么他不跑啊？

青　年：你这小傻瓜！……
老　人：好吗，那怎么能跑得脱呢，

那简直是一座人的城！

弓上弦，刀出鞘，

一头蚊蝇也不容易脱身。

可是，我们这英雄，
他并不跑，

他大叫了三声：
“韩国万岁，韩国万岁，韩国万岁……”

抛开了那没了子弹的手枪

笑容满面地说：
“我是用我的命，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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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拼这老狗的命。

我杀了你们一个伊藤博文，

就少了一个伊藤博文，

你们杀了我一个安重根，

却要产生无数的安重根！

我的唯一仇人就是这老狗，
和你们那非人的皇帝，

我并不恨你们真正的人民……”

于是，他被绑了！

二十人一排枪，

二十人一排枪，

把这英雄打成了泥泞浆！

小　孩：我要作安重根！

青　年：你就是长一百年也还是饭桶……

老　人：不要在嘴皮上争英雄了！

这真正争英雄的日子到了！

不是今夜，
就是明天，

我想这白白的雪地上……

就不会这样白了？

也许是完全变成了鲜红！

明年的草啊！

将不是绿的了！

二　村　　口

（天空已经完全黑下来，村庄一个碉堡顶上，正有两个守望的壮丁在对话。）

壮丁一：看啊！他们是爬得那样地慢！

这时候了，都没来全。
壮丁二：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坐爬犁，还有的步行……

道路又不一样远……

壮丁一：这打起仗来怎办呢？

壮丁二：这倒不必担心，

到什么时候，

人就会怎么办。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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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也可以咬人，

那就是说：
“人可以胜天”

壮丁一：喂，你认得出吗？

这来的又是谁？完全是步行的。

壮丁二：（停止活动，静对着雪原上来人）
先让我认一认，

看起那走路的样子来……

有孩子，也有老人。

壮丁一：孩子来干什么呢？

老头子……只能做马脚泥！

壮丁二：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
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能够单靠着你和我，

要靠着每个人合起来的力量！

小孩子和老人，……也是一样。
（远处忽传来清亮的马铃响声）

壮丁一：喂！那是些什么人来了？

他们的铃铛是弄得那样发响！

那像一窝蜂……

哈！

有爬犁，有单骑马的……

他们真像一个“大帮”
来攻打咱这村庄。

壮丁二：这怕是第二区的保卫队长，

那个高条身材的人。

若不是他，

就是单靠我们的“家当”，
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量，

那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看啊！

他们全聚到这总路口来了，

我们得大喊一声，

才表示我们底欢迎。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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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丁一：对！

你去引导他们，

我还应该在这个碉楼上

将来人等待。

庄门开了，

还要好好关上，
东家说过一千遍，

要时时提防。

壮丁二：这当然用不到你吩咐，

一条狗在这样时候，

不需要它吠叫，

它也决不开腔。
（从各处集来的人，同会于庄门口，彼此问讯着，青年们玩笑着，孩
子们彼此掷打着雪团。有人高喊一声：）
“快打开庄门，

我们的汗要结成了冰！”
（门内响着钥匙声，同时欢快地答应着）

壮丁二：诸位……来得竟这样齐心！

我们的东家，

早就杀了一口猪，

足有一百五十来斤，

高粱酒也预备了两大坛儿。

滚进来罢……
（门沉重地闪开）

单人先进，

马和爬犁後跟……
（孩子们噪叫着，一拥而进。壮丁向爬犁上一个高身材，头戴貉皮
帽子的人说）
队长！您来得早啊！东家问过几次了。

队　长：（点点头）

我因为必须把一切安排好，

就他妈弄到这时辰！

（马匹执拗地纷纷跑进了庄门，赶爬犁的人，用嘴“嘟”了一声，于是
驾爬犁的马，便风似的把爬犁拖进门去了。铃声群乱地响着。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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